
人，其中有八千

基诺族是国务院一九七九年六月正式确认的一个单一的少数

引 言

民族。一九八二年七月人口普查，基诺族共

余人聚居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基诺区。此外，基诺

区四邻的勐养区、勐旺区、橄榄坝区，勐腊县的勐仑区、象明区，都

有基诺族散居，其中较为集中的是有一千余基诺族的勐旺区的补

远乡。基诺族语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一种语言。基诺语称基诺区

辖区为基诺洛克，即基诺族居住的全部山区，简称基诺山，汉文曾

根据基诺语译写为攸乐山。基诺山是个原始森林密布的热带山

区，气候温和，雨量充沛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。基诺族人民很

早以来就在此定居，开发了祖国西南边疆这块娇娆的土地。基诺

族尽管在基诺山定居生息的时代久远，在开发祖国边疆中作出了

贡献，但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中，其历史仍没有跨入阶级社会，

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阶段。因此，基诺族没有文字，

也就没有自己的成文史。不仅如此，即使在以历史文献丰富系统

闻名的汉文记载中，有关基诺族的记录也寥寥无几，难以说明基

诺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质问题。这一点，可以说是基诺族历史的

一个特点，这也是基诺族历史研究中必须突破的难题。

基诺族社会直到不久前虽处在原始社会末期，但他同其他民

族一样，曾经历过人类必经的漫长道路，则是无疑的。遥远而古

老的历史阶段，在基诺族历史研究中已经不能一一复原，也是无疑

的事实。然而，是否因为基诺族没有文字记载，漫长的原始社会又

不能再现，基诺族的原始社会就无法研究了呢？不然。其原因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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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：基诺族原始社会的历史自有其发展规律；如果用民族学、文

化人类学等方法去认真考察，许多古老的习俗、祖传的史诗和故

事，乃至现今仍在沿用着的亲属制等等，恰如一个丰富多彩的史

料库，亦可为研究基诺族原始社会史提供许多活生生的第一手材

料。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，由于外因通过内因发生作用，

基诺族原始社会发展中还曾发生过历史跳跃，而且在基诺族内

部，各村社间的历史发展也不平衡，因此，如果再进一步分析研

究，还可在基诺族历史中发现类似考古学上不同文化层般的标志

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层次。这本《基诺族简史》，就是在对基诺

族社会历史多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就其原始社会发展的历史层

次进行分析研究的一种尝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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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道光《云南通志》，

列述的。

道光《云南通志》，

第一章　　族源与族称

第一节　　汉文的记述和问题

我国史籍浩如烟海，它不仅详细记述了汉族数千年的历史，

也记载了少数民族的许多史事，但见于汉文的有关基诺族的记

载，主要是道光《云南通志》的如下两条材料：

《宁洱县采访》：三撮毛，即罗黑派，其俗与摆

夷、僰人不甚相远，思茅有之。男穿麻布短衣裤，女穿

麻布短衣桶裙。男以红黑藤篾缠腰及手足。发留左、

中、右三撮，以武侯曾至其地，中为武侯留，左为阿爹

留，右为阿嫫留；又有谓左为爹嫫留，右为本命留者。

以捕猎野物为食。男勤耕作，妇女任力。

。

《伯麟图说》：种茶好猎。薙发作三鬌，中以戴天

朝，左右以怀父母，普洱府属思茅有之

民族之一的三撮毛这两条史料着重描绘的，是作为“种人”即

的来由。三撮毛不仅类似罗黑

人”

今拉祜族，而且与“摆夷”、“僰

今傣族与白族相近，至于“男勤耕作，妇女任力”和

，所以，只凭这

“种茶好猎”的记录，更是方志中的套语，难以从中断定族别，

加之“三撮毛”居住在四至达数千里的思茅厅

两条模棱两可的史料，无论如何也不会将“三撮毛”落实为基诺山

第一百八十七卷，“三撮毛”是作为云南的“种人”之一

第一百三十六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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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戴清朝的皇帝，而又并非怀念孔明了。

的基诺族。正是作者一九五八年实地考察时，才将这三撮毛与仍

有此俗的基诺族联系在了一起。这一点，恰是这两条史料的可贵之

处。自然，这也应是宁洱县采访者的一份功劳。但是，对一个民

族的自称不闻不问，只根据发式特点就随意名之曰“三撮毛”，应

是封建大民族主义的一种反映，这当然很难为本民族所接受，更

何况封建统治者又任意对这种民族习俗横加了歪曲呢？从以上两

条并立的史料可见，作为三撮毛中居中的最重要的一撮，宁洱县

采访者说是为了感怀孔明，而清代的云贵总督伯麟却又说，它是

为了“以戴天朝”

这显然反映了作者的不同立场。其实，不管封建时代的史家对少

数民族的历史如何杜撰，被其任意塑造的没有文字的原始民族却

是并无所知的。他们既不知孔明是何许人，更不知道清朝皇帝的

大名，怎么会对其他民族的“大清皇帝”蓄发致敬呢①？一句话，

清代文献中记述的作为民族称谓的“三撮毛”，是封建统治者强

加给基诺族的，这种带有民族歧视性的他称从未被本民族所接受

过。根据基诺族传说，男子头上的三撮毛并非为他族的统治者而

留，实际是怀念父母祖先的一种标志。

这里所以要对有关三撮毛的这两条史料加以必要的剖析，不

仅因为它涉及基诺族的他称，而且还与基诺族族源有关。正是这个

三撮毛中首要的居中的一撮所怀念的孔明，在附近汉族和少数基

诺族长者中曾被传颂为基诺族祖先，并且，还把其人其事描绘得

神乎其神。

宁洱采访者笔下记载的孔明传说，仅仅是“曾至其地”四

字，并无详细情节，但在口头传说中，竟说基诺族祖先是跟随孔

明南征的战士，因偶然情况掉队而被丢落，他们赶上孔明后，孔

①基诺族中蓄发三撮者并非所有的村寨，但即使留三撮毛者也与孔明毫无关系。

这三撮毛在父母死后即剃去，是为了父母和祖先而留的，有关原因和变故颇多，不备

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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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指示仿照孔明帽制造一样

相诸葛亮，就成为基诺

明却赠以茶籽，命其种茶为生，同时还命照其帽子式样搭屋而

居。这样一来，一千七百多年前的蜀汉丞

族祖先的统帅，而基诺族族源也就追到了孔明的头上。更有甚者，

有的还根据基诺一名和汉语丢落二字相谐音，居然称基诺族为丢

落族，其理由就是基诺族祖先是孔明丢落的。这样，无论基诺族

的族源和族称，都与孔明联系在一起了。

孔明与基诺族关系的传说的来历，是值得研究的。诸葛亮是

三国时的杰出人物，人们对他的传颂不仅反映了对其历史功绩的

肯定，而且是对其聪明才智的敬仰。少数民族中有关孔明的传

说，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团结的史影，这都是事实。但

是，把基诺族族源追溯到孔明南征丢落的军队，是历史事实吗？

当然不是。

诸葛亮南征，确有其事。但诸葛亮及其军队最远只到过滇池

一带，绝未到过西双版纳基诺族居住的基诺山。这一点，是从无疑

义的。然而，奇怪的是，尽管诸葛亮时代绝无他到过西双版纳的

任何记载，可是在诸葛亮死后的一千五百余年，即在近百年的方志

中，与孔明到过基诺山 “曾至其地”相呼应，什么“孔明

山”、“孔明塔”、“诸葛营”、“祭风台”、“祭锣洞”等等

有关孔明的古迹，都在思茅和西双版纳一带出现，甚至包括基诺

山在内的普洱茶的六大茶山的名字，也与孔明联系了起来，而且

还描绘得相当具体 。和口头传说相比，这些孔明的古迹都有白

纸黑字为证，似又多了一层根据，但和盛传的基诺族竹楼根据孔

，它也并非历史事实。这原因也简

单：孔明并未到过西双版纳。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孔明死后一千

①道光《云南通志》，第二十三卷；光绪《普洱府志》，第四十九卷。

②基诺族居住的干栏式竹楼，由来已久，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铸器上已有模

型，足见早在孔明南征的数百年乃至更早以前就已存在，绝非孔明的发明。更为重要

的是，基诺族竹楼的来源 传说是其女祖先所创造的，竹楼的第二台叫“刀比”，是

仿照女祖小北阿嫫的围腰制成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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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，有些村寨竟对孔明丢落的故事从无所闻

五百多年出现的有关孔明的古迹、记载和传说的可靠性。如果再对

不久前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基诺族社会历史稍加分析，那么，

更会发现，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基诺族可能尚处在人类的童年时

代，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孔明部下转战数千里的战士的。

是清朝政府为

既然孔明不曾到过西双版纳的基诺山，基诺族的祖先也不是

孔明丢落的战士，那么，晚近的方志为何又制造了许多孔明的古

迹和传说呢？其原因颇多，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，

的普洱茶不仅是皇帝享用

了在经济上加强对普洱茶生产经销的控制，和加强对西双版纳政

治统治的需要。因为“名重于天下”

的有名的贡品，而且是可获厚利的商品，就是说，普洱茶事关朝

廷的特权和财政收入，也关乎商人们的发财致富，而六大茶山的

居民又多是处于原始时代的少数民族，所以，孔明的神话故事和

古迹便在六大茶山一带应运而生，基诺族随之被蒙上了奉孔明之

命种茶为生的面纱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然而，尽管二百多年来的

封建统治者大力神化孔明，但基诺族仍对孔明其人的经历毫无所

。就是说，把基诺

族与汉族的孔明挂勾，将孔明作为基诺族的祖先和统帅，甚至用

汉话丢落二字作为基诺族族称之说，来源于大民族封建统治者经

济政治上的需要，绝非历史事实。

耐人寻味的是，在傣族的记述和传说中，也有类似汉族的孔

明丢落的故事。据说：

基诺族是叭比沙怒领到西双版纳来的，行程中在今

基诺山过夜，这个基诺战士起床较晚，叭比沙怒起得

早。基诺起床后找不到叭比沙怒，不知叭比沙怒的去

①道光《云南通志》，第七十卷。

不仅许多村寨不知孔明丢落的故事，而且能讲述此故事的个别长者也不知孔明

的生平。显然，其中接受了汉族统治者的影响是十分明白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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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　　　　基诺族的口碑和史实

向，丢落在基诺山，因此就叫基诺族①。

傣族这一有关基诺族族源和族称的记述，基本情节和汉族记

述大致相同，所不同者，只是将汉族的孔明换成傣族的叭比沙怒而

已。这传说从汉族转借的痕迹是如此明显，以致在借用汉语的丢

落二字与基诺相谐音时，竟没有用傣语加工改造，就把汉语的丢

落与基诺直接连结起来。很显然，基诺族是傣族叭比沙怒丢落的

故事与清朝统治者编造的孔明丢落故事一样，是不为基诺族所接

受的。其实，基诺族根本不知叭比沙怒是何许人，更不知叭比沙

怒的丢落是怎么一回事。

从汉族、傣族有关基诺族的记载中可以看出，文明史的记载

虽可以传之久远，比原始社会的口头传说似乎“高明”几个时

代，但不可忽视的是，文明史与阶级和民族压迫却是孪生的姊

妹，统治者为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需要，也会使文明史的记

录变为颠倒历史的工具。因此，在利用汉文史料来研究没有文字

的原始民族史时，鉴别真伪，分清是非，常常是首当其冲的一项

工作。

大民族封建统治者为了政治经济的需要，在基诺族族源和族

称问题上编造了两种丢落的故事，并在基诺族中产生过某种影

响，这原是不足为奇的。但归根到底，在族源这一根本问题上，

基诺族仍坚持自己的传统观点，而且也有世代相传的历史口碑为

证。

年三月

①见《西双版纳基诺族历史》，该文为已故的州政协委员、勐腊县副县长召应忠先

生所作，其根据是傣族的传说和片断记录。召应忠先生把传说和零星记录加以收集整

理，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功劳。该文由大勐笼版纳长刀建光先生转抄，一九八

再由刀兴平先生译成汉文，谨此致谢。在傣文记载和传说中，此类大同小异的故事还

有多种，兹不具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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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系居于中心地位，也说明基诺族的祖先可能在人类的童

与文明民族历史记载的族源传说相比，基诺族有关族源的传

说不免有些粗糙，似乎没有文字记载的分量重，但仔细研究后就

会发现，原始民族的口碑传说就其可靠性而言，并不亚于文明

史。因为文明史记载的有关族源的古老传说同样来自原始时代的

口碑，如果说它与无文字的原始民族的传说有什么不同的话，那

就是经过历代文人的笔墨点缀，其文词、情节较为华美完整，但

其史迹却往往更加荒诞。为此，有必要就基诺族族源的有关传说和

史实加以介绍和分析，这既可以了解基诺族族源，也可以了解原

始民族口碑传说的真正价值。

造 地 的 母 亲 的 故

基诺族的创世纪与族源有着密切关系。有关传说分歧颇多，

兹就较为完整的两个概述于下。小北阿嫫

造

事，是基诺族创世纪中最具特色的一个。传说造地的母亲顶天立

地，力大无穷，世上的山川海洋、动物植物是她创造的，各个不

同民族的地域分野和文化生活特点是在她的指导下区分的，但她

最终却在无休止的创世运动中不幸遇难。小北阿嫫在挑土创造澜

沧江边的大山时，因扁担着肩处被人按上了利刃，行到基诺山西

边的小勐养时扁担突然折断，筐里的土倒出后形成乳房式山峰，

故今日基诺族仍称小勐养的这个平地山峰为“俄节阿鲁”

地母亲用造山生土倒下的山峁。传说小北阿嫫挑断的扁担飞出数

十里外，形成景洪附近澜沧江中的长岛；利刃切断她的肩部动脉

后血流如注，一直喷到数十里外的基诺山巴卡寨，因而巴卡寨的

土地上

基诺族面容比别处红润美丽，这乃是在小北阿嫫的血液浸润过的

生长的缘故。在巴卡、石杆子等地，也还有小北阿嫫的传

说和遗迹。一句话，大地的创造者是母亲，人类的创造者也是母

亲，基诺族居住在基诺山是造地的母亲分定的，基诺族居住的竹

楼是奉造地的母亲指示建造的。这创造万物的母亲又是在基诺山

附近遇难。这个独具特色的创世纪，既反映了原始人类的历史特

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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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又说在用火锥子捅葫芦时，头三次里

年时代就开始定居在基诺山了。

基诺族的创世纪之二，是洪水故事和兄妹成婚。传说古代白

天出七个太阳，夜里出七个月亮，七天七夜后植物被晒死，火焰

升腾变成乌云，接着大雨倾盆而下，淹没了大地与人类。世上只

有玛黑玛纽兄妹得造物主指点，抱着一对公母鸡躲进蒙着牛皮的

大鼓内，而幸免于难。二人在鼓内随波逐流漂了七天七夜，公鸡叫

了，水退时大鼓滞留在基诺山“杰主”的制高点苏毛普它山峰。为

了繁衍人类，兄要求与妹结婚，玛纽以亲兄妹不能结婚为辞加以

拒绝，但玛黑终于设法与妹结婚。兄妹成婚后为了生计去求教小

北阿嫫，造地的母亲赠以三粒葫芦籽，种下后只有一棵破土而

出，七天后这棵葫芦秧就爬过了七条山梁和七条河。葫芦秧结的

三个小葫芦中只长成一个，但这个葫芦长得飞快，一天一个样，

成熟后有房子那么大，里边还有人说话。根据小北阿嫫的指点，

玛黑玛纽用火锥子烙开了葫芦，基诺便与布朗、哈尼、汉、傣等

族依次而出，最后各族又在小北阿嫫的指教下学会了生产、生活

技能，各自找到了乐土

老祖母尔大声说边都有人惊叫不要捅，最后是一个阿妣尔

“不要怕，朝我这边捅！”因此第四次才把葫芦捅开，老祖母尔

也就为了人类的出世献了身。这一古老的创世纪在世代相传中虽

经不断加工，但仍可隐约反映血缘婚的史影，而洪水的传说则可

能印证人类早期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艰巨历程。基诺族的创世纪

个制高点

中，有关人类的发祥地不是在遥远的他方，而就在基诺山中的一

苏毛普它山峰；尤其重要的是：不仅基诺族在基诺

山发祥，汉、傣、哈尼、布朗等一切民族也都在基诺山发祥，而

且他们都是共同出世的兄弟。同时，创世纪中也有老祖母为人类

出世而献身的情节，说明仍充满着太古时代人类对母系的普遍尊

①关于玛黑玛纽捅开葫芦时依次而出的民族，说法颇不一致，许多情节也互有歧

异，兹不具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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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“马乃牙鲁”（洗下身的山泉处）

三岔路

杰主

曼 托马 旺

。这个送魂路线明确

敬。由此可见，基诺族虽与哈尼、布朗、汉、傣等族自古就有交

往，但他们可能远在血缘家族时代就开始定居在宜于人类生息的

基诺山了。

基诺族源于基诺山的另一个例证，是送魂路线的特点。正象

许多民族都有为死者送魂的仪式一样，基诺族人死后的灵魂也要

由巫师开路送往故乡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他们的灵魂归宿并非千

里迢迢的他乡，而就在基诺山附近。以巴亚寨为少年命名时送魂

所经的路线为例，巫师念到的主要地名是这样：巴亚

口

水岭 白鬼住处

两个大石处

歇脚处 一大水塘马帮夜宿处

洛特 马耳草灌木林小黑江渡口

生杰左米米北巴贝（鬼相爱处）

告诉人们，基诺族世代相传的祖先灵魂的归宿处，就在基诺山附

近，巴亚寨送魂路线的全部里程也不超过六十公里，站在老寨的

山坡上就可以远眺祖先的住地。而云南彝语支有些民族则不

然，他们的路线不仅跨过了金沙江，而且还一直向西北，送到遥

远的大雪山麓，其所以如此，大有追念祖先发祥之地，深怀落叶

归根之情。原来他们的祖先发祥于遥远的西北方，之后为了寻找

乐土而辗转迁徙，经过许多地方，最后才定居在云南。这也说

明，这些由北方南迁的民族离开祖先的发样地时，已产生了祖先

崇拜的观念，因此人们才对祖先崇敬，怀念着祖先经过的路线和

业绩，而且死后的灵魂也要与祖先生活在一起。所以，一条送魂

的路线，堪称远古民族的一幅发展迁徙图，是研究族源问题的重

要材料之一。同一些把灵魂送往遥远的北方的民族相比，基诺族

有一个明显的特点，即：基诺族的送魂路线无疑也是祖先的迁徙

①此路线由巴亚中寨长者沙车、木拉子提供，全部路线所经地有三十五处，细节

颇多，此处仅举其主要者代表之。基诺区白佳林与标利同志与作者一道调查，并翻

译，特此致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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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其中，巴朵寨血缘氏

之音。

发展图，但他们的祖先定居在基诺山之后才产生了祖先崇拜，所

以其送魂路线就在基诺山附近。这也证明，基诺族定居基诺山的

时代悠久，大约在母系制前的血缘家族时代就定居在这块富饶的

山区了。

不仅创世纪、族源传说和送魂路线证明基诺族发祥于基诺

山，其时间可以追溯到血缘家族时代，而且，还有许多民族学材

料也证明这一点。如从婚姻形态上看，血缘婚残余的大量存在，

就是其族源可以追溯到血缘家族时代的基诺山的佐证。由于基诺

族的社会已发展到农村公社阶段，一夫一妻制已居于主导地位，

但由于许多原因，血缘婚的残余仍在许多方面存在着，如婚前性

生活自由和同氏族男女可以同居，而且人们对这种血缘家族的婚

姻关系充满了怀念，有许多传说故事和赞美的诗歌等，都给人们

认识血缘家族时代史提供了生动的事例

族的实例，最能说明问题。巴朵寨是基诺族最古老的村寨之一，

尽管他们的祖先曾生方设法改变一个村寨内同氏族的血缘婚的状

况，但终因种种挫折，未能实现。所以，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

初，他们仍只有一个氏族，一个氏族的男女隔一代就可以通婚，

这虽然是基诺族中的一个破例，但无论如何，这不能不是曾经存

在血缘家族时代的一个确证。巴朵寨的实例还说明，血缘制家族

到氏族外婚制的过渡，曾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史阶段，当然，

这也是基诺族族源可以追溯到血缘家族时代的另一例证。

即使从基诺族的自称 基诺而言，也可看到基诺族族源的

这一历史特点。经反复调查研究，基诺族自称的含义是：基②，即

舅舅；诺，即后边，这两个字连在一起，意思就是舅舅的后代，或

尊敬舅舅的民族。据调查，基诺族对舅舅十分尊重，而舅舅对外

①有些村庄已对婚前氏族内性生活的自由有限制，但有的却不禁止，其中不同特

点甚多。

实 为 “居 ” （按基诺之“基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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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甥的关怀和亲密程度，不亚于父亲。舅舅对外甥的传统权利和义

务甚多，他实际上是外甥的最终保护人；舅舅有养育丧失父母的

外甥直到其成家立业的义务，外甥结婚时必须征得舅舅的同意；

新郎将新娘接回家时，要付给新娘舅父定额的接人费。外甥是非

婚生子，其亲权属干舅父，因而要与舅父连名。还有吃舅舅嚼过

的饭会治病的习俗，即儿童或青少年消瘦不思饮食时，只要吃了

舅舅咀嚼过的饭，据说疾病就会迅速消失。这些古老的习俗，无

疑都与母系制时代及其以前的血缘家族有一定关系。同时，基诺

族族称的以上特点同前述许多有关族源的实例一样，都说明了这

样一个问题：基诺族是发样于基诺山的古老民族，其祖先早在母

系时代前的血缘家族时代就已在此定居，因此，基诺族的族源可

能追溯到血缘家族时代的基诺山。这也就是说，基诺族的祖先绝

非其他大民族的大人物从北方或南方带来，而又终于被丢落的士

兵或随从

①大民族统治者的说教也曾在基诺族中发生过某些影响，兹不具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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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　　母系制时代以前史

第一节　　血缘公社史钩沉

。所以，血

血缘公社在经典著作中译作血缘家庭，这种以血缘亲族内婚

为特点的社会，曾是原始社会初期的一个漫长的历史时代。不

过，由于“血缘家庭已经绝迹了。甚至在历史所记载的最蒙昧的

民族中间，都找不出它的一个不可争辩的例子来”

缘家庭的特征，包括它是否存在一事，至今还是原始社会史研究中

不断争论的问题之一。但根据基诺族社会历史的调查研究，人类

是曾经历过这一历史阶段的，这证据不仅有前述的玛黑玛纽兄妹

通婚繁衍人类的传说，而且还有其它方面的具体史实。

如果说，玛黑玛纽的故事带有神话色彩，不能成为史实的

话，那么，自基诺族祖先定居杰卓之后，基诺族的历史便由天上

落到地面。基诺族父老皆知，他们祖先最先定居地是在基诺山的

杰卓，其中有一块地方至今仍叫“特巴特前” 基诺族共有的

祖先的住牧地。传说最早居住在这里的是一个女祖先，她生了七

男七女，兄妹相互婚配，逐渐繁衍了人烟。事实上，这个地方曾

是个居民点，近几年来发现过不少石器 。根据以上基诺族世代

相传的七兄妹通婚的远古史事表明，基诺族祖先定居杰主时，可

能还处在血缘亲族时代。与此同时，基诺族广泛流传的食人者的

页，人民出版社 年版。①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四卷，第

②杰主山上不仅有基诺族祖先的遗迹，还有傣族、汉族统治者的遗迹，需要仔细

加以甄别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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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一个血缘氏族

人也是一个老奶奶

。这时候采集狩猎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，但人

故事，也与此有关，因为人们至今仍称这些石器为“特缺”

食人者的工具

们已经开始定居，并能制造石器，开始从事以土地共有、共同耕

作、共同消费为特征的原始农业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即使基诺族离开杰主分居到基诺山各村寨

后，新建的村寨中已发生了母系氏族，但它仍具有血缘亲族的某

些特点。根据口碑所说，基诺族古老村寨的祖先都是女性，有的

仍在血缘亲族内互相通婚。这个问题不仅是根据传说而来的推

理，而且直到目前还可找到某些实例，其中巴夺寨的氏族内婚制

残迹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。

巴夺寨居于基诺山腹地，在前半山中除了司土寨外，是第二

个最古老的寨子，所以它在基诺族中的古老的全称叫做“从司土

女祖寨的瓜蒂上落下来的老奶奶寨”，就是说，这个古寨的建寨

女老祖 。这个远祖之后不知在巴夺传了

多少代，但这个血缘村落至今仍将氏族内最年长的妇女尊为“阿

嫫” 全寨人之母，她在重大节日仪式里享有很高的地位。过

去前半山十余村寨集体杀牛杀猪祭祖时，祭肉中必有她特殊的一

份。由于汉族、傣族封建统治者的影响，近二百年来巴夺寨的父

系氏族公社已经发生，为了打破这古老的血缘村落的体制，外力

曾对它施加了许多推动，但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，这个村寨仍然

，而且仍在实行着血缘氏族的内婚制。在对

其所能记忆的近三、四代的通婚关系的调查中发现，他们有的已

与外寨的别的氏族通婚，而且也发现了血缘近亲结婚人口不蕃的

道理，所以亲兄弟姊妹间的婚姻已经被排除，但一个氏族内的通

①见拙作《从“特缺”传说谈食人之风》（《社会科学战线》 期 ）年第

诺族称巴夺为“阿查欧各老各作买纳阿妈”。

③据说历史上巴夺寨曾设法请外氏族的男子来改变村寨的血缘关系，并仿效着增

与本寨的古老氏族长老卓巴相对的另一个氏族长老，但多次尝试而设了“卓生”

终于没有成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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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正式的“灵魂”

婚仍没有被制止。结果，这里不仅存在着堂兄弟姊妹间结婚的事

例，而且还存在着超辈份的叔叔与侄女之间通婚的事例。显而易

见，这一事实无疑是血缘亲族通婚的确切实例，只是由于它已受

到外力的影响而失去其原生的风貌，不能成其为血缘亲族婚姻形

态的典型罢了。既然在外族封建统治的强大压力和附近相继进入

父系时代的基诺族村落的影响下，巴夺寨仍没有禁止血缘氏族内

的婚姻。那么，可以想见，在最早的那位率领着自己的女儿和孙

女来建寨的女祖先，即使是两合外婚的原始氏族，但仍是一个血

缘制亲族，曾存在过血缘制婚姻，也就没有多少疑义了。这本身

还说明，血缘亲族制形态不仅在基诺族历史上存在过，而且曾具

有顽强的生命力，它的消失过程是经历过一段漫长而曲折的道路

的。

象巴夺寨那样，一个村寨一个氏族，血缘氏族内部互相通婚

的事实，在基诺族中只是仅存的一个，应是一种破例了。但这并

不是说，在其它村寨的基诺族中就不存在氏族内婚的个别事例，

其实，在亚诺（龙帕）、巴卡、札果、札垒等许多村寨，都还可

找到氏族内婚的一些实例，只是它已受到种种限制，在原始习惯

法中被认为非法，而且这些村落已是地缘村落并非血缘村落罢

了 。除了血缘氏族内部通婚的以上实例外，基诺族的婚姻形态

中还残存着其它一些血缘婚的遗迹。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，就

是婚姻过程中的“巴里”，而要说明“巴里”的性质必须首先从

基诺族的成年礼谈起。

成年礼是原始社会时代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仪式之一。成年

礼之前人们发育不成熟，没有正式公社成员的社会权利和义务，

死了不能归葬入祖先的公共墓地，也没有

谈恋爱的自由，只有举行了成年礼之后青少年们才取得社员的资

①基诺族的地缘村落存在着由血缘村落发展而来的明显痕迹，地缘村落残存着血

缘制特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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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基诺族成年礼的重要意义

格，有了正式的“灵魂”，也才有谈恋爱的自由。基诺族的成年礼有

鲜明的特色，而且不同村寨间的形式也不尽相同，这里仅以札果

寨的成年礼为例。札果寨的成年礼在过年前的上新房仪式中举

行，男子通常都要经过突然袭击式劫持，大凡十五岁左右的发育

成熟的青年，或在其田间劳动的归途，或在其因事出门时，或在

内外串通后预谋的呼唤中，埋伏好的青年们乘其不备，一拥而上

将其架至即将举行祭祖仪式的会场，接着在举行一番宗教仪式

主要是得到男社员祭祖中分的两包神圣的祭肉，当晚父母赠

以全套生产工具，更换成年衣服后（女青年成年礼没有劫持仪式

但也要经过父母赠生产工具和更换成年衣服，梳成年发式的仪

式），他就取得正式社员的资格。成年礼作为青年们生活中的重大

转折，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此后取得正式谈恋爱的资格，通常都要

青年

参加男、女青年组织，按照惯例在夜间进行恋爱等社交活动。男

“饶考”组织内有巡夜和维护村落习惯法的职守，女青

年组织则多在一起纺织歌唱，从此青年便获得互相恋爱的自由。

开始时，新入社的青年男女往往由于羞怯不敢主动求爱，这时早

入社的青年会言传身教，加上父母根据传统习惯法的教诲，青年们

很快就学会了恋爱的方法，并按照古老的习俗和自己的倾心程度

选择对象。总之，基诺族的恋爱生活说明，父母包办婚姻是原始

社会后期的现象，并非自古而然的

，有

不在于此后可以自由恋爱，而在于恋爱的范围之广，即使血缘氏

族间的恋爱在此时也不受限制。因此，就在札果寨内，根据对

五、六十岁的长者的调查，在他们成年礼后的年龄班级中

氏族内的恋爱史者竟占一半以上的比例。当然，自由恋爱不等于

①摩尔根的《古代社会》中把印第安人婚姻中的父母包办作为原始社会通例，马

恩著作中也曾沿用此说，但即使从基诺族的有关形态看来，这一结论也不能包罗原始

社会的一切阶段。

②基诺族的恋爱和同居级别并不是以辈份，而是以年龄分级，这是在血缘婚姻时

代中提出的新问题。为了有别于辈份级的成说，这里就以年龄班级相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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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婚，但在原始时代的社会生活中，恋爱与性生活是没有本质区

别的，即使因婚前性生活生了孩子，也不受社会的非议。这一点

与后世的独占同居的一夫一妻制是根本不同的。而这种婚前同一

亲兄妹除外的自由恋爱、同居本身，也不能不是

基诺族经历过血缘亲族制婚姻的一种遗迹。

即同居过的朋友

成年礼后和婚前恋爱并同居的对象，基诺语称之为“巴里”，

。根据札果等寨的调查（即使这些村落已非血

缘组织），在不久以前，同一血缘氏族的青年男女间的同居者相

当普遍，个别人在同氏族的“巴里”竟有四、五人之多。这种氏

族内恋爱的“巴里”，在巴亚寨和札果寨被称为“巴什”。由于

习惯法已禁止氏族内婚，恋爱同居后又不得结婚的同氏族的“巴

什”，还有许多表示永志不忘的传统习俗，这种作为血缘婚制向

氏族内婚过渡的习俗颇多，以下几点需要在此说明。

竹

一是不能成婚的“巴什”恋人互赠誓死成双的信物。在基诺族

人们的传统观念里，生时是一个世界，死后还有另一世界，因此，如

“巴什”生时因禁止氏族内婚不能完婚，那就双方誓到死后的世

界去成双，并且为此互赠信物。女赠男者一般是绣花手帕和长约

二丈的刺绣精美的腰带，男赠女者一般是雕刻精美的口弦

制吹弹乐器和精心编制的烟盒等。这些信物双方都要珍藏起来，

此后结婚的夫妻即使发现了也不加干预。逝世后，即根据古俗行

事：男赠女的信物要放在女子独木棺的枕边，女赠男的手帕则用

以覆盖死者的脸，二丈余长的腰带要紧绕男子的独木棺三匝，表

示双方的爱情至死不渝，死后定到另一世界成婚。这一反映着血

缘婚向氏族外婚过渡的遗俗，在过年和上新房唱的“巴什”中曾

有具体描述，它不仅已成为一种风俗，而且还变成了祖先鬼神的

意志。

①按基诺语，“里”有旧、老之意，巴里即老朋友或旧伴侣，似是与事后之结婚

的“新”相对应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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